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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控江淮四面雄”的六安，自古为兵
家必争之战略要冲。抗日战争中，六安又
一次经受了铁血与战火的洗礼。

1938年夏，进攻武汉的日军主力第
十一军20多万沿长江两岸西进，在皖鄂
赣毗邻地区处处受阻，被迫变更或增加
进攻路线。8月中下旬，侵华日军第二军
所辖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
野战重炮一旅团、骑兵第四旅团、战车第
一联队等部共约十余万人在合肥、舒城
一带集结完毕，欲取道六霍，进攻鄂豫，
以牵制中国军队，策应其主力第十一军
的沿江作战，包围武汉。

8月25日起，日军第二军以主力沿合
肥至叶家集公路西进，一部在合肥至叶
集公路以南企图穿越大别山腹地、另一
部沿淮河两岸大举西进，企图从大别山
北麓进攻鄂豫，迂回包抄武汉。六安是皖
西和大别山的门户，必然首当其中。

在日军大举西犯时，国民党第五战区
孙连仲左翼兵团10万余人和皖省保安团
队及地方武装积极守备，到处摆下歼敌
的战场。8月中旬，东北军第五十一军 (军
长于学忠 )奉命由信阳匆匆赶到皖西防
守，其一一三师守备麻埠、独山、苏家埠
到韩摆渡之线，一一四师守备六安、杨柳
店一带，只有一一四师的六八三、六八四
两个团守卫六安城。此时，第五十一军因
在淮河阻击战和台儿庄大战中损失惨
重，后又连续掩护其他部队撤退，一直没
有得到补充和休整，官兵疲惫不堪，而且
武器低劣。由于最高军事当局实行步步
设防、节节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
消耗战略，结果防线过长、兵力分散，不
得不反复转用疲兵。

但是，六安军民的抗日情绪极为高
昂。六安曾成为全省抗战的指挥中心，抗
日救亡工作如火如荼。此时，省、县各机
关团体和居民虽已撤离县城，但以共产
党人为骨干的各民众团体则在城乡动员
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征集粮草供应
守军，慰劳、鼓励官兵英勇杀敌。同时，安
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六路军6000余人，
已奉令由时任六安县长盛子瑾整理指
挥。盛子瑾早年曾加入中共，脱党后也曾
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拥护国共合作，得

到中共的帮助与指导，现正指挥自卫军
第六路军及县常备大队、各区中队等地
方武装，在城郊四乡袭扰、牵制敌人。在
此情况下，东北军官兵守城意志益坚，他
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流浪转战了7年，
对日军素有家仇国恨，兼有军中一些中
共地下党员的带头和鼓动，皆誓与皋城
共存亡。

考虑到六安城守备力量薄弱，一一四
师师长牟中珩又增调该师六七八团前出
至城东三女墩、猫狗洞、十里铺、望城岗
一带构筑前沿阻击阵地，以迟滞日军对
主城区的进攻。官兵在当地民众的帮助
下，很快挖好战壕，构筑好防御工事，守
城军民严阵以待。

1938年8月25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从
合肥出发，经官亭、金桥直扑六安。26日
凌晨1时，日军高桥旅团便衣队数十人，
引领步兵二三百人进袭城东十里铺。守
军抗击数小时，敌不支退向金桥。8时许，
敌后续部队源源开到，正面攻击六七八
团十里铺、猫狗洞一带阵地，并炮轰望城

岗守军阵地，掩护其后续部队向西进犯。
当天，敌先头部队的几次小规模攻势皆
被粉碎。但傍晚时有几股敌人钻守军空
隙越过六七八团阻击线，深入到守军前
沿阵地的背后，使六七八团腹背受敌，陷
于险境。当晚，六七八团乃次第后撤，相
继进入望城岗既设阵地，继续与日军对
抗。

8月27日，日军先头部队多次进攻望
城岗，不断攻击六七八团阵地，六七八团
顽强战斗，连续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坚持
到傍晚，日军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
眼看前沿阵地势难坚守，六七八团在打
退敌人的一次攻势后迅速撤入城内，协
同六八三、六八四团坚守城关。晚9时许，
敌便衣队200多人在硝烟弥漫中乘乱摸
黑混入城北关，经守军阻击，退至城北5
里地之火柴公司，占据碉楼顽抗，守军立
即将碉楼包围，歼敌一部，余敌被逐出城
外；晚11时40分，出现于飞机场 (现皋城
广场)的日军约300人，也被守军包围、击
退。

28日晨，日军进攻六安城第一线兵
力已达3000余人，并有火炮十几门，坦克
和飞机多架掩护。因守军从其他防区匆
匆调来，仓促间未及破坏公路，致日军机
械化部队驰骋自如。大批日军沿着六安
城南边的公路推进到六安城以西地区，
形成对六安的包围之势。攻城日军在大
炮、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分别从东、北、
南三面攻击六安城，而以主力并集中火力
从南面进攻，多次发起集团冲锋。而守军3
个团一共不足两千人，没有火炮和装甲车
等重武器，枪弹也不充裕，但官兵们抗敌
情绪高昂，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以血肉之
躯坚守城头战位，仅以机枪和步枪、手榴
弹打击敌人，一连打退日军的多次冲锋。

由于敌军炮火甚烈，守军往往人枪并
毁，牺牲很大。至28日下午4时许，日军集
中炮火猛轰六安城东南角工事(原魁星阁
市场到金星楼一带)，炸塌了一段城墙，左
右邻守军因炮火猛烈不能驰援，大批日军
从城墙缺口处爬入城内，展开巷战。当晚，
守军因伤亡较大，兵力单薄，虽经反击，未
能将入城之敌逐出。29日晨，入城之敌迭次
增加，逐街逐巷逐屋地展开激烈争夺，巷战
更为激烈。

这时，在南北城郊阻敌的东北军另一
部和数千自卫军与敌接战失利，日军直冲
淠河东岸；南路日军从舒城和桃溪进犯张
家店、苏家埠、韩摆渡、莲花庵等地，在炮
火掩护下强渡淠河，迂回六安侧后；北路
敌人由正阳关进至丁家集一带，另有日
军骑兵一部竟深入到霍邱乌龙庙一带窜
扰，正欲包抄六安。皋城守军腹背受敌，
退守城西北一隅(文庙至御龙湾一带)。29
日晚，守军伤亡惨重，乃奉令西撤，至30
日晨，全部撤
至淠河西岸。
历时4天的皋
城保卫战，终
因 众 寡 强 弱
悬殊而失利。
双 方 均 伤 亡
数百人，迟滞
了 日 军 的 西
侵行动。

安徽省西部的叶集小镇，南临大别山，西
濒史河，位于史河弯冲积的一个肥沃小平原
上。叶集镇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台静
农和李霁野就是这片土地孕育的人杰。

百余年前，在叶集镇的南街，有一家经营
粮食的商铺，名曰“台裕大”，前面是五间店
面，后面是五间厅屋，与两边的厢屋构成一个
四合院。后面接着又是五间大堂屋与两边的
厢屋又构成了一个四合院子。1902年11月23
日，台静农就出生在这里。从台家往北走，过
了十字街口，老街北段再走50米，也有一家商
号,名曰“李锦源”，门脸朝西，三间店面，后面
是厅屋和厢房。1904年，李霁野就出生在这个
院子里。

台静农与李霁野诞生在同一条街巷，同一
方水土养育着他们。他们在狭窄的长街上，一
起玩耍一起读书，度过童年岁月，成年后又在
异地一起求学工作，甚至在海峡对岸，他们还
有段时间在一起，真情相处，互相支持。一直
到1990年台静农逝世，在近90年的漫长岁月
里，他们结下了手足般的情谊。

台静农长李霁野两岁,他们俩自幼好学。
台静农后来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乡土小说，而
且还是颇有影响的书法家，论及渊源，台静农
曾在《静农书艺集》的序中写道：“余之嗜书
艺，盖得自庭训。”其父擅长书法，静农自小耳
濡目染而涵养成兴趣。小时候他经常在自家
书房里临帖，李霁野私塾下学回来，经常会
来，看台静农描红或临帖。有时临隶书的《华
山碑》，有时摹颜鲁公《麻姑仙坛记》。临摹结
束，两人就在一起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幼
学琼林》，或者一起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小
说。这些儿时打下的坚实功底，为他们以后成
为文学及书法大家，打下深厚的基础。

1914年，台静农、李霁野由私塾转入叶集
明强小学读书，同学中还有韦素园、韦丛芜。
当时，几个人的行动总是一致的，曾轰动全镇
的剪辫子事件和砸佛像事件，他们都是参与
者。

有一次，他们瞒着家人，从李霁野家的酒
坊里悄悄搬出一坛老酒，要比试比试。比赛开
始，霁野喝了酒以后，转身偷偷将酒都吐到手
帕上了；静农喝了一杯又一杯，却什么事也没
有；结果混站一场，只有素园一个人大醉。于
是他们知道台静农是海量，就再没人敢和他
比试喝酒了。静农一生嗜酒，这段往事应是他
早年的酒坛逸事吧。

有一个冬夜，在韦素园的家里，他们围着
火盆海阔天空地聊。谈人生理想，谈国家大
事，谈社会新闻，还谈他们自己的嬉戏游乐，
谈各自读的书、临的帖……他们一边谈话，一

边不停的烧水泡茶，啜饮香茗。忽闻雄鸡报晓
声，才惊觉窗外已经曙光初起，竟不知不觉欢
谈了一个通宵。

台静农李霁野的手足情深是从幼年就建
立起来的。李霁野曾感叹到：“童年！童年的友
谊！这里含有多少迷人的美，多少令人永远神
往的力！”

1917年台静农于叶集民强小学毕业后考
入汉口大华中学。

1919年，李霁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公费
的阜阳第三师范。

他们各自在学校里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对学校不甚满意。1920年夏，台静农离开汉
口，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1921年李霁野
因为张贴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校内就
有流言，说李霁野和韦丛芜要把当时被一些
人称作“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思想引进阜阳
第三师范。为此，他们被逼离校。

1923年春，李霁野到了北京。台静农、李
霁野这两个好友在北京又聚在了一起，他们
学习上互相帮助，经济上相互支持帮扶。李霁
野先自修英语半年，后转入了崇实中学学习，
再后来进入了燕京大学深造。是友谊给了他
们勇气、希望和信心。

在北京期间，他们经济虽然窘迫，但时常
聚在一处乐而开怀。台静农性格幽默，不拘小
节，“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192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为庆祝李霁野翻译
完《往星中》，他们想看卓别林演的电影《赖
婚》，可是没钱。台静农急中生智，当了件衣
服，看了场电影还吃了一顿火烧。台静农邀朋
友喝酒都有理由：若是天热，他说喝酒解暑；
若是天冷，他便说酒可御寒；路过朋友家时，
酒兴发作进门就问：“有没有开了瓶的酒?”；
老友路过门前拎着小包，他就喊：“有好酒丢
些下来!”颇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
醉倒”的潇洒。

1924年，李霁野等几个叶集老乡经张目
寒介绍，初识了鲁迅先生，此后的11年里他们
始终和鲁迅保持着深厚的师生友谊，尤其是
台静农，即使鲁迅在上海时，他们的通信往来
依然频繁。查阅《鲁迅书信集》，可以发现鲁迅
写给台静农的书信有39封之多，另外还有3封
是给台静农和李霁野两人的。

1925年夏天，在鲁迅提议下成立了“未名
社”。这个文学社团，成员有6人：鲁迅、韦素
园、台静农、韦从芜、李霁野、曹靖华。台静农
这时期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写诗歌、散
文，多载于《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
物。1928年集结的《地之子》和1930年的《建
塔者》，均为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为鲁迅所

赏识，并赞其“贡献了文艺”。《地之子》中小说
14篇，基本上从故土民间取材，有浓厚的地方
色彩，台静农由此成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

李霁野这时期主要从事翻译工作。1928
年4月“未名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李霁野因
翻译《文学与革命》一书被捕。5月，台静农受
李霁野牵累也被捕下狱，同被关了50天。在这
段囚禁的日子里，他们亲身感受到旧势力的
黑暗与暴虐。夜里，牢房的气氛尤其恐怖，细
细地呻吟，凄厉地喊叫，让人不寒而栗。后幸
得台静农的朋友常维钧在狱外四处奔走营
救，加上鲁迅先生的帮助，才得以取保获释。
台静农重友情如生命，他与李霁野情深义重、
情同手足，虽受牵累连环被捕，却无任何怨
悔，并戏说和李霁野不仅是同乡、朋友，从此
还多了个名称“牢友”。

从1925年夏“未名社”成立到1931年秋未
名社解体，这7年时间是台静农、李霁野的重
要人生阶段。他们已从伙伴变成战友，共办

“未名社”，共展宏图，共同入狱，共赴国难，他
们的友谊更加坚实深厚了。

1932年，李霁野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
院英语系教书。12月13日清早，他正准备去上
课，朋友孔另境打来长途说:“台静农突然害
病，病情十分严重，请你赶快前来!”当时说病
是一种隐语，李霁野马上想到台静农被捕了。
他一面思考，一面略加准备，立刻坐火车去北
京。
据说那时台静农房里有间仓库，平时无人

居住，只存放些杂物。卫队从这屋子角落一只
旧藤箱里搜查出“炸弹”(指的是“共产党宣传
品”)。台静农经常在这里为同乡亲友存放东
西，随存随取。他说不清这只箱子是谁存放
的，更不知箱子里是些什么东西。所以搜出

“炸弹”时，台静农无以对答。特务们把“炸弹”
和前些天发生的一起暗杀事件联系起来，事
态就变得尤其严重了。幸而内外有人，机智相
助，谎称查明“炸弹”只是一件制化妆品的小
仪器，这件大案才以有惊无险收场。这次斗争
中，台静农、李霁野都差点丧生。他们的友谊
在一次次入狱与脱险中，更加深厚。

1943年，李霁野因受日军迫害离开北京
辗转至重庆，经曹禺介绍，在北碚某大学教
课，次年夏天到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他到
白沙女师时，台静农已先他来这里了，这两个
根茎相连的老友，又一次从分离到聚首了。

1946年白沙女师院闹学潮，教育部下令
解散学院，为抗议这野蛮行为，台静农毅然辞
去教职。1946年3月，李霁野也离开白沙。

1946年9月，应许寿裳之约，李霁野启程
赴台湾省编译馆任编纂。“二二八”起义后，编

译馆解散，他又转台湾大学任教。得知台静农
在内地艰难，1946年10月李霁野和魏建功写
信召其来台，于是台静农携家带眷千里迢迢
到了台湾。那段时间他俩都在台湾大学工作，
又像当年在四川白沙那样，情同手足地生活
在一个校园里。

不料风云突变，1948年末许寿裳在台北
寓所被杀，1949年4月，传闻当局要抓捕李霁
野。危险中，李霁野只好挈妇携子惶惶出走，
于1949年秋经香港回到大陆。

台静农与李霁野的分别是在台北，他们明
白这一别意味着什么，一杯老酒，两行浊泪，
他们沉痛握手，依依话别。此一别后，两人海
峡相隔，天各一方，40年再也没有见过面。

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台静农与李霁野
只有通过在美国的亲人间接通信问询近况，
互报平安，有时辗转寄送录音带，把自己的声
音传给对方。1977年12月，台静农托女儿从美
国寄了两个条幅给李先生：一幅题录李霁野
旧诗《幽居》的书法小品，一幅是梅花图。梅花
图上，有两句诗：“孤灯竹屋清霜夜，梦到梅花
即见君”。这是宋人的诗句，台静农将之题在
自己的梅花小品上，远隔重洋、辗转万里寄赠
给李霁野先生，表达了他的强烈思乡和怀念
故友之情。1986年台静农又寄来了他写的绝
句多首，李霁野从中选出一首表现祖国之思
的，送给天津书法家协会，供他们刻在蓟县长
城碑林上，给老友留下个久远的纪念。

1990年10月9日，台静农因癌症逝世于台
北。噩耗传来，李霁野深深陷于悲痛，他写了
一篇沉郁而深情的小文《永别了，静农》表沉
痛哀悼。一年后他又写了一篇风格独特的散
文《记梦》，文章以杜甫《梦李白》中的两句诗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起始，记述了他梦
中返回故乡探看老友旧居，并在四川白沙见
到台静农的情景，全文且喜且悲，亦真亦幻，
读后让人唏嘘不已。

1997年5月4日凌晨，九十四岁的李霁野
先生也在天津去世。

从童颜到鹤发，从20世纪初在同一条长
街上出生，到90年代相继辞世，台静农与李霁
野的友情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两位先生已先后故去，音容虽渺，精神永
存。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除了他们的
学问、著作、操行外，还有那种令人感奋的人
间真情。今天我站在两位前辈生活过的叶集
长街，虽市井面貌与百年前殊异，但他们的精
魂似乎还在故乡徘徊。因为，故乡是一个人的
根，他们的步伐无论走多远，他们的根深深扎
在故乡的泥土中；他们的音容无论走多久，他
们的英名在我们心中永存。我们爱他们，尊敬
他们，回忆他们，并且永远怀念他们。

一
转过一个弯，远远地就能望见孟岗
孟岗，日思夜想的村庄
杨春江紧了紧背上的包袱
折进了支渠埂，脚下步子也紧了紧
五年多没见，村口大柳树树冠撑起更大阴凉

杨春江抬头四处张望，四处纳闷
这才几年不见，大伙怎的都生分了
一见到自己就躲着走？
好像朝鲜才是故乡，自己成了异乡客

人们口中的杨家老大正是杨春江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额角的伤疤
连长牺牲了，排长牺牲了，班长牺牲了……
飞机，大炮，寒冷，索桥，鲜血……
自家门前，站定了，整了整衣装
推开门，喊了一声“娘”
好半天，娘缓过劲来

二
1958年，淠史杭干渠开始兴建
挖河的队伍像春潮从四面八方涌来
他们背着行李
扛着铁锹、锤子、斧头
拎着炊具……

那么几间工棚，怎容得下如潮的民工
露宿在外，缺衣少食，天寒地冻……
有病倒了再爬起的汉子，没有叫怂的逃兵

水利局学校大门紧闭
杨春江轴劲上来，凶狠的美帝都打跑了
怎能被一把铁锁困住？
门有铁锁，我有斧头
一斧头下去，砸出“敢”与“扛”

三
五里一墩，十里一铺
何必从古老的训诂学里寻找，淠史杭的
史册里就有一座桥的注脚
皖西大道蕴藏内涵，大别山路是无限的延展
喧闹似水，有西高东低的走势
五里墩大桥，地处咽喉
淠史杭总局，海事局，水文站……
霞光里推波而近的摇橹人
打捞水草和浮物，和一座城的清亮

天河西路柔如丝带，银河菜市缭绕温暖的烟火
这是人间天河，灯火是天上星
住在了人间。一代又一代六安人
运斤成风，砸碎一块块石头，铁锁，桎梏
举重若轻，那斧头，拨动漫山苍翠
河与桥，就是那摘取幸福的云梯
桃花，荷花，稻花，茶花……伸手可摘

情深似海九十年
——— 台静农与李霁野的交往

黄圣凤

淠史杭史册之运斤成风
时培余

皖皖西西文文化化名名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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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城保卫战
蒋二明

80年前，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洗雪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更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灭的贡献。
在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每一寸山河都铭刻着中华儿女不屈的抗争，每一滴热血都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六安，这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红土地，在抗战时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人力力与物

质资源，以及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积累的良好群众基础，六安成为了国共两党共同重视的战略要地，安徽省暨大别山区抗抗日的政
治、经济、文化与军事指挥中心，更是为抗战输送各类建设人才的重要源泉。六安军民怀着满腔热血，积极投身抗日救救亡运动，
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为抗战胜利奉献了大量人力物力，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抗战历史上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为铭记这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本报及直播六安微信公众号特特开设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我们将通过深入挖掘六安地区的抗战故事，展现六安军民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与巨大牺牲，让那
段历史重新鲜活起来，激励当代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努力奋斗。

开开 栏栏 的的 话话

日日军军在在六六安安南南门门外外攻攻击击六六安安城城

扫扫一一扫扫，，品品读读六六安安故故事事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11993388年年88月月2288日日，，日日军军向向六六安安开开进进。。

日日军军攻攻占占六六安安南南城城门门时时欢欢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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